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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領事的煩惱

              今天是開庭審理大清江海關狀告儀和洋行“玫瑰號”非法在鎮江西津渡經商卸貨

的日子。因為被告是英商，根據1843年中英簽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稅則》（既“虎

門條約”），中國人或政府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的訴訟，依被告所在國原則，審

案將在大英帝國駐上海領事館內的領事法庭舉行。

            庭長華爾德.亨利.麥都思領事，1822年生在一個畢生貢獻給遠東的傳教士家庭。

他的父親，老亨利.麥都思牧師受基督教倫敦布道會派遣在1816年來到馬六甲學會了中文，

很多種中國方言，和印刷技術，1843年被派往上海，是鴉片戰爭后第一個到達上海的傳教

士。老麥都思牧師是一個具有高度事業經營能力和旺盛工作精力的人，他在傳教之余，照

管租界的碼頭建設，洋人公墓建設。他把自己在馬六甲建立的的印刷所搬來上海，和中國

著名出版家王韜合作，將聖經翻譯成清晰成熟易懂的文字；在山東路一帶建立天安堂教堂，

把他在戰爭期間開辦的醫院從定海遷到教堂旁，成為上海第一所向華人開放的西式醫院，

取名為基督教醫院，后改名為仁濟醫院。當時人們把山東路一帶叫做“麥家園”。老麥牧

師最引以為傲的壯舉是，有一天，他約了另外兩個教友，離開租界，去90裡外的青浦傳教，

結果挨了打。沖突發展成教案，英國戰艦封鎖上海港，道台大人隻好答應眼青鼻腫的老麥

牧師將肇事者捉拿歸案，可是英國領事不依不饒，趁機提出擴大租界的談判，結果租界從

1080畝擴張到2820畝。事后，老麥牧師逢人便說：“我這才曉得什麼叫苦肉計！”順便說

一下，他把馬六甲帶來的廚師阿南，介紹給大清江海關署，讓在江海關工作的洋員能吃到一下，他把馬六甲帶來的廚師阿南，介紹給大清江海關署，讓在江海關工作的洋員能吃到

對胃口的菜式，盡管口味有點偏辣。老麥都思牧師在4年前病逝家鄉英格蘭，上海各國領

事館下半旗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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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父親不同，麥都思領事從未加入傳教事業。麥領事於1840年進入英國駐中國商

務總監司署秘書室工作，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作為翻譯，駐在舟山等地，以卓越的中文

能力為英軍服務。戰后在外交部和貿易部之間交替工作，1850年任駐中國商務總監司，1860

年服務於英法聯軍，1861年任上海領事。在上海外交圈裡，他被稱為“戰士領事”。但是年服務於英法聯軍，1861年任上海領事。在上海外交圈裡，他被稱為“戰士領事”。但是

他的長相一點都不像戰士，深褐色的頭發長披及肩，綠色的眼睛稍帶迷茫，眉頭微起似乎

在沉思，唯有挺拔的鷹鉤鼻帶來隱隱堅毅，不然人們會覺得這是一張詩人的臉。他身材高

削，四肢勻稱，穿著淺色的亞麻布西服，雕花皮鞋擦得很亮。

        離開庭時間還有一個小時，麥領事就在辦公室抓緊時間翻閱今天的報紙，於此同

時正在等待今天該到達的郵船將送來的一切公私郵件。辦公室相當大，擺設卻相當簡單，

四壁棕色的鑲木板，和嵌花地板一樣，光滑閃亮。胡桃木的辦公桌上放著紅黑兩色墨水瓶

和一把削得尖尖的鵝毛沾墨水筆。銀質的蠟燭台放在辦公桌角，桌后威武地站著碩大的深

綠色保險箱，正對面的牆前擺著一排黑色皮圈椅，牆上挂著維多利亞女王的肖像，慈祥，

自信，在百葉窗半開半閉的光線裡微笑地俯望著一切。

                麥領事打開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一連串同租

界有關的消息映入眼帘：

          ”昨日，8月7日，星期三，深夜，位於十六鋪金利源碼頭的顧壽泰絲棧倉庫發生盜

竊案，大量生絲失竊，據工部局警務處初步調查顯示，竊案為慣盜疑犯所為，行竊后，疑

犯似已逃往蘇州河北岸虹口地面藏匿。。。。。

          ”昨日，8月7日，星期三，‘香港餅家’在江西路舉行開張剪彩典禮，‘香港餅

家’從香港遷來，為上海開埠以來第一家西餅店，名媛艾瑪.嘉典小姐出席。。。。。。

            ”昨日，8月7日，星期三，海軍上將詹姆斯.何伯率‘切斯比灣’號離開上海赴江            ”昨日，8月7日，星期三，海軍上將詹姆斯.何伯率‘切斯比灣’號離開上海赴江

寧談判。上海各國僑民期望何伯上將此行能以‘軍事中立’作交換,取得洪秀全不進入上海

周邊地區和各通商口岸的保証。。。。。。          



3    江水滔滔                                                                                            第三章  领事的烦恼
                                                                                                     

            “今日，8月8日，星期四，上海商團志願軍人將於西郊軍事演習，駐扎在松江的

華爾將軍的’常勝軍‘ 拒絕協同參加。。。。。。

            ”今日，8月8日，星期四，大英駐上海領事館將開庭審理儀和洋行所屬‘玫瑰號’

在鎮江卸貨是否違反條約一案，事關270000銀兩的鴉片，租界各國僑民翹首盼望領事法庭在鎮江卸貨是否違反條約一案，事關270000銀兩的鴉片，租界各國僑民翹首盼望領事法庭

作出公正判決。。。。。。“

          麥都思領事然后打開上一班郵船送來的《倫敦郵報》，翻到有關國會的一篇最新報

道如下：

          ”調查英中貿易狀況的一個下院委員會提出報告：’一段時間以來，同這個國家的

貿易處於很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擴大交往的結果一點也沒有實現我們的合理期望。。。

我們發現貿易受到阻礙並不是因為中國不需要英國商品或別國競爭加強，而是花錢買鴉

片消耗了白銀從而大大妨礙了中國人的一般貿易。。。。。

          ”下議院議員聽取蒙哥馬利.馬丁先生的証詞:'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算是仁慈

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直接的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

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敗壞，腐蝕，

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后，還殺害他們的肉體；。。。。。。‘“

        看著看著，麥領事的微戚的眉頭，擰得更高了。除了那篇關於第一家西餅屋在江西

路開張的消息外，報上其他的消息都招人煩腦： 蘇州河北岸虹口地區是美租界，英租界

的工部局鞭長莫及，陷在南北奴隸制紛爭的美國政府，長期派不出一個專業的駐上海領

事，疏於管理，使虹口成了英租界作奸犯科者逃亡逍遙的三不管天堂；如果海軍上將何

伯同江寧的洪秀全談不攏的話，大清和叛軍的戰火就要燒到上海，根據以往的經驗，洪

秀全不是一個理性的人，所以談判前景並不樂觀，而上海地區唯一有點實力的武裝“常秀全不是一個理性的人，所以談判前景並不樂觀，而上海地區唯一有點實力的武裝“常

勝軍“卻掌握在一個桀傲不遜的美國軍人華爾手裡，軍紀極差，到時候不知會鬧出什麼

爛事；鴉片貿易在英國國內的名氣越來越壞，而自已卻經常要捲入到這個是非裡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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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今天要開庭的案子。

           麥領事的煩惱情緒被禮貌的敲門聲打斷。年輕的領事館秘書進來告知，今天開庭

的原告被告和陪審官都已到達，恭候領事開庭。

       “謝謝你，”麥領事推開報紙卷，站起來說：“今天郵船的信件送來時，請查看一       “謝謝你，”麥領事推開報紙卷，站起來說：“今天郵船的信件送來時，請查看一

下有沒有駐中國商務總監司署的公文。如果有，請直接送來領事法庭公堂，如果那時庭

審還沒有結束的話。”

       說完，麥領事邁著穩重的步子向法庭公堂走去。

          領事法庭公堂就設在領事辦公室的樓下，盡管是一間普普通通的房間，但同當年第

一任領事巴富爾租下上海縣城西姚家弄敦春堂作為領事館和住宅時的領事法庭比，已經是

天堂般的闊氣。三張巨大的胡桃木書桌成“品”字形擺開，中間的那張為庭長和陪審官所

設，左邊的那張為原告們所設，右邊的那張為被告們所設，三張桌子圍起來形成的缺口處

放著又長又窄的桌子，給書記官和証人所設。所有的桌子后的座位都是黑皮圈椅，唯有庭

長的那把圈椅的靠背比較高一點。因為是在樓下，為了透光，百葉窗全部打開，兩個頭戴

白色軟木帽盔的印度裔法警，帽上的皮帶緊扣下巴，身穿白帆布短褲短袖長襪制服，筆挺

而臉無表情地站在被告席旁。

          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身穿大清官服的喬治.高易和書辦容嘉樹。坐在被告席上的

是“玫瑰號”船長沃爾夫和幫辦林泰勒。沃爾夫船長依然穿著藏青色的航海制服和潔淨的

白色襪套。林幫辦一身近乎黑色的藍西裝，使他顯得身材小了一點。坐在証人席上的是著

長衫瓜皮帽的景富生和兩名較低級的江海關洋員。鎮江商會會長景八爺托病未到。坐在庭

長麥都思領事兩邊的陪審官是副領事桑頓和東方銀行的法務顧問裡德律師。

          和証人們分享一張桌子的法庭書記站起來，有條不紊地向兩名陪審官說明陪審官的          和証人們分享一張桌子的法庭書記站起來，有條不紊地向兩名陪審官說明陪審官的

權利，責任，和義務。然后，法庭書記查驗了原告代表高易的江海關官員身份委任狀和上

海道台暨上海關督責成出庭的批札，查驗了沃爾夫船長的船長委任狀，和林泰勒的幫辦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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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狀。查驗完畢，法庭書記向庭長報告一切身份証明附合開庭要求。

         “審理大清江海關狀告英商儀和洋行 ’玫瑰號‘在鎮江非法經商卸貨一案，現在開

庭，”麥領事站起來宣布后向左右陪審官說：“在原告，証人，被告開始問答前，我必須

提請兩位陪審官紳士特別注意，今天的案子是審被告是否犯了《天津條約》和《長江各口提請兩位陪審官紳士特別注意，今天的案子是審被告是否犯了《天津條約》和《長江各口

通商暫行章程》有關條例的犯罪問題，而不是對有關條例判斷有否失誤的對錯問題。所以

本案的性質為刑事犯法，而不是民事糾紛，兩位陪審官紳士要作的判斷是被告有沒有犯法，

而不是被告有沒有做了不道德的壞事。審判本案的背景是：一方面，大英帝國女王陛下和

大清帝國皇帝陛下簽訂的條約,任何英中國的子民不容違反；另一方面，本案牽涉到大量私

人財物；所以我懇請兩位用合理的懷疑，謹慎的推斷，不偏不倚，幫助本庭審案結案。現

在，我請江海關法務代表高易先生作原告陳情。“

         ”謝謝庭長。“ 高易站起來，按照法庭書記的指示，作了宣誓，然后開始准備好的

發言：”今年7月10日晚上到7月11日凌晨，我和我的大清江海關同仁，發現從上海出發的

英商儀和洋行所屬‘玫瑰號’商船，沒有向鎮江江海關報備，擅自在條約規定的通商碼頭

以外的西津渡經商卸貨。鎮江口岸通商碼頭是焦山島碼頭，距離西津渡有五華裡，所以‘玫

瑰號’明顯違反《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第3第4款，和《天津條約》第38，39，47

款。為此，請允許我在此引述有關條款的原文如下：

       “《天津條約》第四十七款英商船隻獨在約內准開通商各口貿易。如到別處沿海地方

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並入官。

          ”第三十七款英國船隻進口，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艙口單各件交領事官，即於次

日通知監督官，並將船名及押載噸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官，以憑查驗。如過限期，

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該船主並未報明領事官，每日罰銀五十兩；惟所罰之數，總不能逾二百兩以外。至其艙口

單內，須將所載貨物詳細開明，如有漏報者，船主應罰銀五百兩；倘系筆誤，即在遞貨單

之日改正者，可不罰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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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款 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后，即發開艙單。倘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

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

          "第三十九款 英商上貨、下貨，總須先領監督官准單；如違即將貨物一並入官。

        “《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第三款 一該船由上海起程上長江之時，聽憑江海關        “《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第三款 一該船由上海起程上長江之時，聽憑江海關

隨意派員或丁役等，不過一、二人，一同駕往鎮江，該船主不得阻止，並將所派員役照料

安置坐落之處，其經費一切由關支給。該船自上海至鎮江一帶地方，均不准貿易；如有私

自買賣，系違天津和約第四十七款章程，可照約內所議處辦。

     “第四款 各船到鎮江，必先在該處灣泊，並報明領事官、鎮江關方准過口。該船一

到鎮江，即將江照、軍器執照、江海關紅單、船上除水手外所帶商客等人名數單共四件，

親處領事官查照；如欲即刻前往，由領事官將以上四件轉送鎮江關查明，聽關派員役上船

查看，如無應取銀物，又無應留事故，由關將上海原發江照、軍械執照兩件給還船主，另

發鎮江紅單一件，方准開行。該船在鎮江如逾一日之限，不即前往，則由船主報領事官照

會海關；並起貨、下貨一切等事，均必遵照天津和約第三十七等款辦理；仍由船主將艙口

單及所帶商客等人名數單，稟遞領事官，由領事官將該船江照、軍械執照留署，俟鎮江關

發紅單時，始將此二照給還船主，方准前往。如有船隻未照章程請領江照、軍器執照、鎮

江紅單三件，私行往長江，即系違天津和約第四十七款，可照此款處辦。

      “最后，我帶來鎮江地區地圖，上面清楚標明西津渡和焦山島通商碼頭的各自位置

與距離，請庭長和兩位陪審官審閱。我的原告陳述完畢。”

      法庭書記將高易帶來的地圖送上庭長席，麥領事庭長和兩位陪審官仔細查閱地圖，

低聲交談后，根據法庭上的規矩，陪審官裡德通過庭長發問：

      “請問高易先生有何証據或証人，証明‘玫瑰號’是從上海一路到鎮江西津渡的？”      “請問高易先生有何証據或証人，証明‘玫瑰號’是從上海一路到鎮江西津渡的？”

      ”我有上海江海關單據，証明‘玫瑰號’於6月27日到達上海港，6月28日繳納船重

鈔銀和洋藥稅。我的江海關同事戴維森先生，現在坐在証人席上，可以証明‘玫瑰號’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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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上海后的航程。“

      ”哪位是戴維森先生，請起立。“

      坐在証人席上的兩個江海關洋員之一，站起來，照樣按照法庭書記的指示宣誓。

      ”戴維森先生，請告知本庭你所知道的‘玫瑰號’的航程。“      ”戴維森先生，請告知本庭你所知道的‘玫瑰號’的航程。“

      ”庭長先生，我是江海關‘普雷多號'巡邏船的船長，根據《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

程》第3款，江海關有權派員跟隨任何離開上海去長江上游的外商船隻直到目的地。所以，

’玫瑰號‘於7月3日離開上海港后，我的船就跟著 ’玫瑰號‘向上游開，我的船小，沒

能跟得太近，但是‘玫瑰號’始終沒有脫離過‘普雷多號’的視線，我確定‘玫瑰號’沒

有先停靠鎮江江海關所在的焦山島碼頭，直接就去了西津渡碼頭。我有航江記錄為憑，請

庭長查看。”

          庭長和陪審官翻閱“普雷多號”的航江記錄后，繼續發問：

         ”請問高易先生，有何証據或証人，可以証明‘玫瑰號’到了西津渡后在西津渡經

商卸貨？“

        ”庭長先生，我本人7月11 日凌晨在‘玫瑰號’甲板上親眼目睹‘玫瑰號’上的船長

幫辦和鎮江商會會長一起驗貨，構成明顯的違法行為。另外，鎮江商會會長的助手景富生

先生，現在坐在証人席上，他可以証明鎮江商會會長和‘玫瑰號’ 的商業交易。“

        ”哪位是景富生先生，請起立。本庭需要你的証詞。” 盡管景富生是証人席上的唯

一華人，庭長的目光還是像在茫茫大海裡撈針。

         在法庭書記的翻譯下，景富生站了起來。整個法庭上，隻有兩個華人：景富生和書

辦容嘉樹。而景富生是唯一對英語一竅不通的在場人。鎮江商會會長景八爺讓富生代替自

已出庭是打著兩邊不得罪的算盤：對於朝廷那頭，江海關要自己當証人是不可推脫的，不已出庭是打著兩邊不得罪的算盤：對於朝廷那頭，江海關要自己當証人是不可推脫的，不

然的話，得罪了江海關，朝廷會把自己當罪人而不是証人；對於洋商那頭，如果自己的証

詞有意無意地傷害到洋人利益，以后鎮江商會就不用再想跟洋人做生意了。所以，自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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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叫土頭土腦的富生出庭，讓洋人摸不著頭腦，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事情或許會不了了

之。既使富生答錯了什麼，事后可以富生不是當家人作為理由來補救，比自己出庭答錯，

退路要寬得多。但是，富生的出庭，令被告席上的林泰勒非常不安，因為林泰勒知道怕得

罪洋人的富生不認為自己是洋人，天曉得這個土包子今天會提供什麼傷害自己的証詞。罪洋人的富生不認為自己是洋人，天曉得這個土包子今天會提供什麼傷害自己的証詞。

          “景先生，請起立，請跟著我對法庭宣誓，”法庭書記用中文講。

           ”什麼宣誓？“ 富生茫然地看著書記。

           ”就是跟著我講，我講什麼，你就講什麼。請先舉起你的右手，手指併攏。“

          ”請先舉起你的右手，手指併攏。”富生一字不錯地復述。

          ”對不起，景先生，“書記忍住笑，舉起自己的右手做示范。”宣誓還沒有開始，

宣誓之前，先要做這麼個動作，對，這樣就對了，你做得很好。我們開始宣誓。“

          富生照著書記的樣，舉起右手，手指併攏，他想起高易和戴維森剛才都做過這個動

作，心裡踏實了。于是，书记领誓：

         ”我，景富生，向皇天。。。。。。“

         ”你也叫景富生？“

         法庭上聽得懂中文的人笑得前仰后翻，尤其是坐在証人席后面旁聽的《北華捷報》

記者笑得直拍肚子。富生莫名其妙，看著大家，向光滑的地板吐了一口痰。

        經過和庭長的協商，法庭書記將宣誓的中文誓言寫在紙上，請富生念：

       “我，景富生，向皇天后土起誓，今天在法庭上隻講真話，決無片詞隻語謊言！”

       ”景富生先生，謝謝你今天來本庭作証。“ 庭長開始用異常親切的中文問話：”請

問你7月10日晚在何處？“

       ”不知道，因為7月初十還沒有到。今天才六月二十三。“       ”不知道，因為7月初十還沒有到。今天才六月二十三。“

       ”我是問你陽歷7月10日晚，也就是農歷五月二十三晚，你在何處？“

       ”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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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講具體一點，鎮江何處？“

       ”鎮江西津渡。“

       ”到西津渡去干什麼？“

       ”等船。“       ”等船。“

       ”等什麼船？“

       ”大洋船。“

      ”你能不能在現在這間屋子裡，指出誰是那天晚上也在那條大洋船上的人嗎？“

      ”有，就是那兩位先生，和那個大人。“

      ”你是指坐在你右邊那張桌子后面的沃爾夫船長，林泰勒幫辦，和坐在你左邊那張桌

子后面的高易先生？“

      ”沒錯。“

      ”你是同時看到這三位先生的，還是分開看到他們的？“

      ”先分開，后同時。“

      ”能否詳細告訴我們和誰先分開見？“

      ”先和船長幫辦見。“

      ”和船長幫辦見了面后，做些什麼事？“

      ”喝酒，聊天。“

      ”聊些什麼？“

        ”不記得了“。 聽到這時，林泰勒在被告席上暗暗喝彩：富生兄真是大智若愚，天

才哪！

      ”后來，又是在什麼時候，為了什麼事情，和三位一齊見面的？“

      ”在大洋船的甲板上，我們一齊看茶葉，生絲，棉花，大米的時候，那位高大人也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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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葉，生絲，棉花，和大米是從哪裡來的？“

       “從岸上扛上來的。“

        ”是誰的茶葉，生絲，棉花，和大米？“

        ”我八叔讓我扛上甲板的，貨是誰的我不清楚。“        ”我八叔讓我扛上甲板的，貨是誰的我不清楚。“

        ”看茶葉，生絲，棉花，大米的什麼呀？“

        ”看看質量。“ 被告席上的林幫辦臉色如土。

        ”謝謝你，景富生先生，請坐。“

       ”請問原告高易先生，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有。7月11 日凌晨，我看到他們在甲板上驗看茶葉，生絲，棉花，大米的時候，注

意到甲板上還有一箱后來証實是從船艙裡扛上來的鴉片，這也是違法行為，因為根據《天

津條約》第38款，船主沒有拿到當地海關的開艙單前，是不能打開船艙動貨的。“

       ”還有其他補充嗎？“

       ”目前沒有了。“

       庭長臉轉向被告席，問沃爾夫和林泰勒：”對於江海關的控告，被告准備好答辯了嗎？”

       沃爾夫站起來，按例宣誓，開始被告的答辯：”我是‘玫瑰號’船長，儀和洋行是我

的東家。6月26 日，我船由香港到達上海。6月28日，我從上海的中國江海關領到准許去

上游鎮江的‘關照’。7月3日，‘玫瑰號' 啟程離開上海港。7月10日晚上，臨近鎮江時，

遭遇特大雷暴風雨，幸虧有駁船領航，免於擱淺。當時的能見度很低，又是初次來到鎮江，

所以認為駁船引到的碼頭就是鎮江通商專屬的焦山島碼頭，后來才知道停泊的是西津渡碼

頭。駁船應該知道我們洋船到鎮江后，首站必須停泊在焦山島碼頭。所以，’玫瑰號‘是

被誤導停泊在西津渡碼頭。這就是整個事情的經過。“被誤導停泊在西津渡碼頭。這就是整個事情的經過。“

       “沃爾夫船長，駁船是誰安排的？”陪審官桑頓副領事通過庭長發問。

        ”林泰勒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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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林幫辦應聲站起來，在法庭書記示意下宣誓后回答：”這次

我隨‘玫瑰號’初次到鎮江經商，與中國商家接頭的事情由我負責。我在‘玫瑰號’領到

准許去鎮江的‘關照’后，在上海通知鎮江商會我們的航程，請鎮江商會協調駁船引港。

我跟他們講明要把‘玫瑰號’引入鎮江通商專屬碼頭。“我跟他們講明要把‘玫瑰號’引入鎮江通商專屬碼頭。“

       ”請問幫辦先生，你是用何種方式通知鎮江商會的？“

       ”書信。“

       ”有沒有謄本底稿。“

       ”沒有。“

      ”請問鎮江商會的景富生先生能不能在調度駁船一事上向本庭純清一下？“ 陪審官裡

德律師通過庭長問。

      富生在法庭書記的示意下，站起來答道：”商會吩咐我約好駁船在那天下午去下游接

大洋船。“

      ”請問是哪一天下午？“

      ”出事的那天下午。“

      ”你知道誰告訴駁船接到大洋船后，該把大洋船引到西津渡？“

      ”不知道。“

      ”景會長是否事先知道把大洋船引到西津渡？“

      ”景會長我八叔在酒樓喝酒，是我告訴他大洋船已到西津渡碼頭，他才趕來碼頭。我

八叔這兩天得了傷寒，燒得可不輕。“

      ”那麼是誰叫你到西津渡碼頭等候大洋船的？“

      ”沒有人。通常等船都是到西津渡，所以我就去西津渡等候。等了很久才等到。“（天      ”沒有人。通常等船都是到西津渡，所以我就去西津渡等候。等了很久才等到。“（天

才！天才！ 林泰勒為富生喝彩。）

       ”謝謝你，景富生先生”，庭長請富生坐下，又問林泰勒能否將那天晚上的經過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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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庭長先生，7月10日晚上風雨交加，到達鎮江后，時間已晚，已過江海關辦公時間，

我們決定第二天早晨去江海關報關。后來，鎮江商會會長來拜訪，我們一齊在船艙裡喝酒

聊天，鬆懈一下旅途疲勞，度過很不錯的夜晚。后來，我們來到甲板上透透氣，景會長說聊天，鬆懈一下旅途疲勞，度過很不錯的夜晚。后來，我們來到甲板上透透氣，景會長說

他手上有一些貨，想請我鑒定一下質量，我是這方面的專家，出於友情，我就答應了。因

為岸上太暗，所以把一些貨物抬上甲板上來看，正在此時，高易大人來了，以為我們在驗

貨，這全是陰差陽錯的誤會。至於那箱打開的鴉片，我猜想是那個時候船上有點混亂，有

人想趁機盜竊鴉片，所以把那箱鴉片從艙底搬到甲板上來了。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請坐下。對被告的答辯，原告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高易站起來，”根據我在當時拿到的‘玫瑰號’貨單，貨單上剛用紅筆打了

個‘1’字，這是通常打開一箱貨物的記法。不可想象，一個偷盜者會如此體貼，偷盜的

同時還幫著記賬。“

        ”對此，被告有何介釋？“ 庭長問。

        ”我們。。。疏忽了。“ 林幫辦紅著臉回答。

       “被告和原告還需要發言嗎？”

        ”不。。。需。。。 要。”

        ”那麼現在法庭休庭一個小時，請法庭書記宣佈休庭規則。“

        在法庭書記向大家宣布休庭期間可上廁所，可去花園散步，但不得離開領事館，原告

被告証人之間不得討論案情等事項的同時，庭長麥領事和兩位陪審官退入法庭公堂的裡屋，

討論該如何結案。

       ”庭長，從原被告和証人的証詞來看，有以下兩點可以確定，“陪審官裡德律師展開       ”庭長，從原被告和証人的証詞來看，有以下兩點可以確定，“陪審官裡德律師展開

法庭書記用速寫記下的法庭記錄。”第一，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玫瑰號’到達鎮江后

第一站停在西津渡碼頭，而不是通商專屬的焦山島碼頭；第二，在鎮江江海關驗貨官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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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號’之前，有一箱鴉片已經拿出船艙打開。根據《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第四

款：’各船到鎮江，必先在該處灣泊，並報明領事官、鎮江關方准過口’。從地圖上看，

西津渡在鎮江江海關所在的焦山島碼頭更西面的五華裡，所以已經超越鎮江關口。正當的

做法，‘玫瑰號’應該先停泊焦山島，向鎮江江海關報關，然后超越關口移泊西津渡。做法，‘玫瑰號’應該先停泊焦山島，向鎮江江海關報關，然后超越關口移泊西津渡。

     ”上述的第四款接着說：‘起貨、下貨一切等事，均必遵照天津條約三十七等款辦理’，

     “根據《天津條約》第三十八款：‘ 監督官接到領事官詳細照會后，即發開艙單。倘

船主未領開艙單，擅行下貨，即罰銀五百兩，並將所下貨物全行入官’。那箱鴉片是在得

到江海關開出艙單之前就出艙打開了，所以是違法的。“

        ”所以，你們認為‘玫瑰號’違犯《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並以此為基點，違

犯《天津條約》有關條款？“ 麥領事問。

        ”是的，領事，這點我和裡德律師同樣意見，“陪審官副領事說；”我所顧慮的是，

我們還沒有搞清楚‘玫瑰號’停泊西津渡，究竟是誤導還是故意的？這對整個量刑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

        ”說的是，副領事。誤導停泊，輕罰500兩銀子；故意停泊，重罰貨船全部沒收，比

林則徐還厲害。你們兩位對如何搞清楚此事有何高見？”

      “不要再指望那個景富生會幫到我們什麼。我懷疑他是那個景會長故意派來攪局的，”

裡德說：“我們能不能向鎮江商會直接發函，查閱那天晚上的駁船記錄？”

        ”要查的話，我們必須通過領事館照會上海道台，然后由上海道台請江蘇巡撫替我們

查閱。不是那麼直接了當的。我真希望我們有一個英中聯合的司法機構，具有權力直接查

看租界之外的中國社會。看來，這件案子今天不能結案，明天報上要麼會說我保護英國公

民的財產不力，要麼會說我包庀鴉片販子。。。。。。”民的財產不力，要麼會說我包庀鴉片販子。。。。。。”

        年輕的領事秘書進來，打斷了麥領事的牢騷。

       ”領事先生，這是剛到的駐中國商務總監司署的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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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領事之前在駐中國商務總監司署工作過，知道這類急件的重要性，打開火漆封好的

大信封袋，取出印有總監司署水印的信紙，看了一下，馬上遞給兩個陪審官過目。”感謝

上帝，我們今天可以結案了。“

          休庭一小時后，領事法庭在同一間屋裡重新開庭。庭長麥都思領事向大家宣布：          休庭一小時后，領事法庭在同一間屋裡重新開庭。庭長麥都思領事向大家宣布：

          ”各位原告，被告，証人，本庭剛剛收到大英駐中國商務總監司署發來的急件，由

額爾金伯爵與薛煥巡撫簽訂的《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原定於7月1日由駐中國商務總

監司到北京副署后立即生效，因總監司大人患熱病，在香港休息15天，副署日期已改為7

月15 日。所以，本案發生時，《長江各口岸通商暫行章程》尚未生效，不能以此作為審

判‘玫瑰號’是否犯法的依據，《天津條約》有關條款也失去引用基點。有鑒於此，本庭

判決：撤消本案審判，大清江海關立即將貨物發還‘玫瑰號’。“        


